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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rms
 

of
 

Horse
 

by
 

Nobuo
 

Kojima 
 

the
 

previous
 

research
 

basically
 

revealed
 

the
 

theme
 

of
 

the
 

novel
 

by
 

discussing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house 
 

and
 

horse.  
 

The
 

fundamental
 

premise
 

of
 

such
 

research
 

is
 

to
 

regard
 

Horse
 

as
 

a
 

holistic
 

novel 
 

but
 

in
 

fact 
 

it
 

is
 

a
 

combination
 

of
 

two
 

separate
 

works 
 

House
 

and
 

Horse.
 

With
 

such
 

a
 

background
 

in
 

mind 
 

the
 

study
 

of
 

Horse
 

allows
 

us
 

to
 

have
 

a
 

clear
 

grasp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k.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Home 
 

part
 

of
 

Horse 
 

to
 

explore
 

the
 

root
 

causes
 

of
 

the
 

dis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e 
 

and
 

my
 

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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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房子·幸福
———論《馬》中夫妻關係失調的原因

關冰冰1　 楊炳菁2

1浙江外國語學院　 2 北京外國語大學

摘　 要:對於小島信夫的《馬》,此前研究基本上是在探討「房子」和「馬」的象徵意義後揭示小說主題。 此種研究的

根本前提是把《馬》看作一部整體性小說,但事實上《馬》是由《家》和《馬》這兩部獨立作品合併而成。 以合併後的

小說為前提對《馬》進行研究,可以更清晰地把握該作品的脈絡。 本文著重對構成《馬》的《家》這一部分進行分析,

從而探究「我」和妻子間關係失調的根本原因。

關鍵詞:小島信夫;《馬》;《家》

引言

《馬》是小島信夫的一部重要作品。 該作品不僅是小島文學「家庭系列」的開端,而且也是「軍隊系列」
中的一個要素。 從創作手法上講,《馬》兼具小島文學「現實主義」和「寓言」兩種風格。 在村上春樹看來,正
是因為小島信夫在《馬》中將兩種不同的創作風格有機結合,才可能在十幾年後創作出堪稱不朽之作的《擁

抱家族》。 因此,「要想正確解讀《擁抱家族》,首先需要認真把握《馬》這一作品」 ①。
儘管《馬》在小島文學中佔有重要地位,但相關研究卻數量不多。 這些評論和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兩方面

展開。
第一,探討為何增建房屋且將一層作為馬廄使用。 村上春樹認為妻子之所以蓋房「並非是從所謂女權

主義的立場出發建造一個排除男性的新房子」 ②。 蓋房是為了把那匹叫做「五郎」的馬引入其中,而「五郎所

起的作用應該相當於作為丈夫的『我』的性裝置」 ③。 而穀川充美認為:「出現在《馬》中的新房子是這一帶所

沒有的『二層樓』,一層馬廄裝有現代化設備並飾以象徵教養和身份東西,這些可以看作時子夢想的具象

化。」 ④雖然以上二者在結論上完全不同,但都是在回答房子和馬分別代表什麼。
第二,對《馬》的主題所展開的分析。 疋田雅昭認為,「戰後家庭追求物質豐富是以增建房屋為象徵的,

該行為背後包含多重欲望。 某些欲望有時像本我那樣遵循快樂原則出現,有些欲望則像超我那樣被約束、
抑制,不允許表現出來。」 ⑤另一位研究者村上克尚挖掘了小說所具有的政治性。 他認為馬導致了「我」和妻

子間關係上的失調,但正是在這失調的環境中,「我」和時子才能產生新的關係。 「《馬》所描寫的是某種裝置

在積極地迎入被排除在外的他者後,其自身得以改變的可能性。 這裡能夠看出以下主題,即以『戶主』、『主

權』等理念為象徵的支配性主體轉變為熱情迎接異質性他者的主體。」 ⑥雖然房子和馬分別代表什麼是主題

研究的基礎,但有關小說主題的研究更關注「我」和時子對家庭的不同認識,以及基於不同認識而在增建房

屋、導入「五郎」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夫妻關係失調。 在疋田看來,失調是由戰後日本家庭物質追求上的多重

欲望所致,而村上克尚則認為失調反映了當時的日本政治生態。
無論是對內容的研究還是對主題的分析,先行研究首先探討的都是「房子」和「馬」的象徵意義。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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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馬」的確是小說中最主要的兩個要素,然而如果從探討其象徵意義入手解讀小說卻很容易陷入誤區。
這一點在村上春樹的評論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馬》 是由 1954 年發表在《文藝》 雜誌上的《馬》 (下稱老

《馬》)和同年發表在《近代文學》上的《家》合併而成。 合併後的小說共 12 章,其中第 1 章到第 3 章的中間部

分是《家》,而剩下的部分則是老《馬》。 村上春樹認為「最初的《家》或許是到第七章」 ⑦,理由是「或許作者

覺得只是最初的《家》似乎還存在某種不足。 (中略)還缺乏另外一個讓該作品擁有強大存在感的類似於核

心的東西。 (中略)那就讓馬在這裡出場吧」 ⑧。 雖然村上春樹強調這是自己的推論,但這顯然是認為小說先

寫了「房子」而後又加入「馬」這一要素。 雖然這一想法具有合理性,但不符合實際情況。
《家》雖然是以第二次建房,也就是增建為契機而展開的,但其內容卻並沒有涉及增建的具體過程。 該

部分結束於第二次增建的開始,而老《馬》的主要內容則是增建的具體過程和馬的出現。 也就是說《馬》並非

是「房子」和「馬」的合併,而是房子的初建和增建的合併,而「馬」只是在增建過程中出現的一個要素。
由於此前的研究並未注意到初建和增建的區別。 這樣一來就很容易造成村上春樹在其評論中所顯示

的那種對小說的理解,從而忽視初建過程中所顯露的問題。 如果從初建和增建的角度來考察小說便可以發

現,由於在第一次建房時「我」就持反對態度,因此夫妻關係的失調可以說在初建時便已顯現,增建和馬的出

現或許只是起到進一步的激化作用。 從這一點上來講,對初建部分,也就是相當於《家》的這部分進行分析

才是清晰把握「我」與妻子之間產生不協調原因的關鍵。 為此,本文將做如下兩方面的工作。 首先分析「我」
為何在第一次建房時便持否定意見,其次,揭示「我」抗拒蓋房的真正原因和實質。

一、
 

「我」對蓋房的抗拒

一般來講,房子在初建和增建時應有所不同。 初建解決「住」這一根本需求;而增建則是在滿足這一根

本需求後所產生的欲望擴大化。 從這一點來講,對於是否增建,夫妻二人很可能產生不同看法,但由於初建

是為了滿足「住」這一基本需求,因此建造自己居住的房子很容易成為夫妻二人的共同目標。 也就是說,在
初建階段,就目標而言,夫妻二人基本不會產生巨大分歧。 然而在《馬》中事實卻並非如此。

要是和我這樣的男人商量的話,房子什麼的永遠沒必要蓋。 就連現在這間小破屋也是在時子的強

硬立場下蓋起來的。 把這塊引起隔閡,帶來麻煩的地基弄到手的也是時子。⑨

通過上面這段話可以知道,買地基、蓋房子,即使在初建階段,「我」和時子也並非心意相通,蓋好的房子

也不是共同努力的結果。 「我」認為的「沒必要」與妻子的「強硬」形成鮮明對比———妻子堅決要蓋房子,而
「我」則持反對態度;妻子歷盡千辛萬苦終於蓋好第一處房子,而「我」在蓋房這件事上態度依然沒什麼變化。
那麼,「我」為何反對蓋房呢?

表面看來,「我」之所以反對蓋房是因為「我」對房子有獨特看法。

房子這東西就是這樣,只要一生下來上帝就像給人頭上打把傘似的賜給每人一間。 就因為我有這

個幻想,所以一看到有人蓋大房子,就嘀咕「這房子太大了,該分給別人」。 好像那是自己的房子,自己

在蓋似的。⑩

「我」對房子的獨特想法可概括為兩點:首先,房子應該是上帝賜給每個人的。 這背後的意思是,人不該

買房子,但房子確實是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的生活必需品。 其次,大房子應該分給別人。 這就是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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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房子只要夠住就行,沒必要面積很大。 房子該由上帝賜予可以說是「我」抗拒蓋房的原因,但同時,這絕

不應該是最主要原因。 「就因為我有這個幻想」中的「幻想」表明,「我」其實也知道自己這個想法不切實際,
房子是需要掙錢去買、去建的。 既然如此,那什麼才是「我」抗拒蓋房的最重要原因呢?

在初建房子的時候,「我」每天坐電車上班恰有兩秒可以觀察到自家蓋房的進展。 「我」「每天把鼻子貼

在車窗上眺望不是為了看蓋房進度,而是為了看今天也在蓋嗎? 怎麼還在蓋呀」 。 「今天也在蓋嗎? 怎麼

還在蓋呀」充分表達出「我」對蓋房這件事的不滿。 除此之外,小說還出現「那個房子違背了我的心」 這一

表達,這可以說更加強烈地凸顯了「我」對蓋房的抗拒。 雖然小說並未具體交代「我的心」究竟在想什麼,但
從「有誰明白我的心啊。 我一回家就必須向時子彙報進展情況,而且告訴我能在電車上看到家裡蓋房進展

的就是這個時子」 這段話可以看出,即便不明白「我」的心,但「我」所抗拒的並非僅僅是蓋房這件事,這裡

面應該還有時子的問題。 果然,小說接下來寫道:

和時子結婚以來,我就很少又是我自己的時候了。 不管到哪兒我都是時子的老公,最近連真正的

我,不,連想真正的我的時候都徹頭徹尾地變成時子。 我反抗時子,反抗這個正在建起來的房子,最終

這是在反抗我自己。

很明顯,上面這段話勾畫了「我」、妻子以及房子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對此,穀川充美分析道:「將『反抗

這個正在建起來的房子』看作對自己的反抗,這是基於結婚以來『我』『徹頭徹尾地變成時子』,與妻子一體化

這一前提。 『反抗這個正在建起來的房子』之所以能成為『反抗時子』,是因為這個即將竣工的房子被視爲時

子的分身。 因此,從邏輯上講,『房子』就等於『變成時子』的『我』。」 穀川的這段分析用更簡明的話來概括

就是:房子、妻子時子以及成為時子丈夫的「我」是一體的,是同一種存在。 因此,「我」抗拒房子就等同于抗

拒妻子時子以及那個成為時子丈夫的「我」。
論述至此便可以明白,「我」抗拒蓋房並非僅僅是抗拒蓋房這一行為本身,「我」是通過抗拒蓋房來抗拒

妻子時子以及成為時子丈夫的「我」。

二、
 

「我」對時子及作為時子丈夫的「我」的抗拒

雖然「我」有房子該是上帝所賜的獨特想法,但其實「我」也知道這不合實際。 作為生活必需品,房子還

是要自己買,自己蓋。 因此「我」抗拒蓋房子並非緣於「我」對房子的獨特看法。 不想蓋房不過是一種形式,
「我」其實是通過這一形式抗拒妻子時子以及成為時子丈夫的「我」。 那麼「我」 為何要對這二者進行抵

抗呢?
首先來看「我」對妻子時子的抗拒。 「我」之所以抗拒妻子,至關重要的一點在於「我」和時子的不同。

從我住的朝北的三張半榻榻米房間能看到北邊斜坡。 每天,我都像做了什麼壞事似的煩得不行,
可時子卻總在朝南的房間介意鄰家高出一截的房子。 由此可見我和時子的想法截然不同。 即便南邊

的房子高出一截,我也當沒那回事不去看,就像我不去看時子一樣。

對於引文中所提到的「我」和時子的不同,日本研究者疋田雅昭做出如下解說:住在朝南房間的時子面

對比自己家高出一截的鄰家房子的確會產生攀比的心理,因此,當看到鄰家房子高出自家時,時子便產生擴

建房子的欲望。 而住在朝北房間的「我」之所以沒有產生與時子同樣的心理是因為「我」通過不看的方式從

220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有關房子的欲望中解放出來,而至於產生罪惡感則是斜坡所致,即「我」在朝北的房間總會有俯視這一動作。
從這一角度講,「如果從自己家南面的房子看自己家的話,理論上也會產生罪惡感」 。

考察疋田的論述可以發現,「我」和時子產生不同似乎是由於我們住在不同的房間導致的,房間的朝向

似乎成為決定性因素。 但是,疋田論述缺失了一個很重要的環節,那就是倘若時子住在朝北的房子的話,是
否會同「我」一樣產生罪惡感。 如果按照「對比自己家高出一截的鄰居家的房子會產生攀比心理」這一邏輯

來判定的話,那麼時子住在朝北的房間所產生的絕不應該是罪惡感而應該是幸福感。 而這樣一來,引文中

所提到的「我」和時子的不同就絕非像疋田所說的那樣是由房間的朝向引發的。
「我」與時子的不同應該來自「我」和時子對房子的看法。 事實上在「我」心中不但沒有有關房子的欲

望,而且不看南邊的房子也並非為了壓制如時子一般攀比的欲望。 這從「即便南邊的房子高出一截,我也當

沒那回事不去看,就像我不去看時子一樣」中便能夠看出。 從本質上講,妻子和南邊的房子一樣,都代表著

有關房子的欲望,「我」不看南邊的房子就等同于不看妻子。 然而南邊的房子影響了妻子,而妻子又通過每

天的生活影響著「我」,因此這使得從表面上看,南邊的房子與「我」產生了聯繫。 而事實上,南邊的房子本身

其實不會對「我」產生任何影響,即便我住在朝南的房子裡也不會像妻子那樣產生攀比心理。
論述至此可以明白,「我」和妻子的不同並非產生於居住房間的朝向,而是由於二人對房子的認識存在

的根本性分歧。 具體來講就是,在戰後日本經濟至上潮流的影響下,妻子認為房子是物質成功的主要標誌,
房子越大越能帶來幸福感,因此妻子面對南邊的房子自然會產生應該繼續擴大和增高自己家房子的想法,
而面對北邊的房子時應該會有一種幸福感。 而「我」認為房子就是用來居住的,只要夠住就可以,它並不能

給人帶來幸福感。 因此,如果只是面對南邊的房子,「我」首先不會因為自卑產生競爭意識,與此同時,「我」
可能還會認為住在南邊房子裡的人也應該像自己一樣,產生罪惡感,並把大房子分給別人。

「我」與妻子的本質性不同導致「我」用抗拒蓋房的方式反抗妻子。 然而此處的問題是:「我」為何要在

心裡把房子就等同于妻子呢? 「我」不是也認為房子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嗎? 「我」之所以將房子等同于妻子,
其原因就在於「因為在時子看來,我並未得到她所認為的本應得到的幸福,所以她努力把她認為的幸福強塞

給我」 。 也就是說「我」雖然不認為房子能給人帶來幸福感,但「我」對蓋房持排斥態度並不是因為房子不

能給「我」帶來幸福感,而是因為時子要把她所認為的幸福強加在「我」身上。 因此,「我」對蓋房排斥的背後

是對妻子時子的反抗;而對妻子時子的反抗,其實是對她那種房子能給人帶來幸福感的思維方式的反抗。
既然「我」那麼反對蓋房子,那麼反對妻子時子的思維方式,「我」就堅定自己的立場不出錢不出力不就

可以了嗎? 但事實上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為至少在「我」看來,除了「我」自己以外還有一個作為時子丈

夫的「我」。 這便涉及「我」的另一個反抗對象———作為時子丈夫的「我」。
在商品社會裡,蓋房子當然要出錢,如果沒有錢,無論怎麼想得到屬於自己的房子也是無法實現的。 閱

讀小說後可以知道,雖然「我」那麼抗拒蓋房子,但蓋房子的錢卻都是由「我」出的。 「一個不起眼的房子在幾

個月後蓋起來,在我看來,像只是骨架的房子安裝上瓦,幾天後我就不得不去付錢,直接催促的當然是時

子。」 單純看這句話甚至可以理解為在建造這個房子時所有的錢都是「我」花的,而妻子時子不僅不花一分

錢還不停地催促「我」付錢,這理所當然地會引起「我」不滿。 但如果考慮到當時日本社會的實際情況便可以

明白,「我」的不滿並不是因為妻子時子不花錢而產生的。
眾所周知,日本在二戰後進入產業化高速發展時期。 第二、第三產業的高速發展使職場離家的距離越

來越遠。 男性忙於工作,女性在家解決後顧之憂因此逐漸成為戰後家庭的主要形態。 也就是說,在形成男

人出去工作掙錢養家,女人操持家務育兒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後,「我」通過工作掙錢蓋房子在當時應該

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 村上春樹在概括《馬》這部小說的大概內容便說過這樣的話:「主人公是三十五左

右的普通公司職員。 與妻子時子過著二人世界。 為了償還三年前建好的房子貸款,每天拼命工作。 到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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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這都是再平常不過的」 。 「再普通不過」表明,男人掙錢買房在當時的日本是一種常態。 這也就是說,在
當時的日本,只要想蓋房子,肯定是要靠男人在外面掙錢。 當時戰後日本那種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意味著

根本就不存在什麼「我」的錢。 「我」所掙的錢就是整個家庭的錢,這用另一句話來表述就是,作為時子的丈

夫,「我」必須要出去工作掙錢,然後蓋房養家,這是作為丈夫無法逃脫的責任。 那麼由此便可以知道,「我」
之所以抗拒成為時子丈夫的「我」,是因為這個「我」要不停地為蓋房這一行為提供資金,而這是與「我」的想

法背道而馳的。

三、
 

「我」抗拒蓋房的實質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以知道,「我」其實並非真的抗拒蓋房,而是以抗拒蓋房的形式來反抗妻子將房子等

同於幸福感的思維方式以及對此推波助瀾的「我」。 這裡很明顯存在對房子等同幸福感這一觀點的對抗。
妻子認為房子等同於幸福至少是符合戰後日本的社會潮流,可以被眾人所理解,那麼「我」究竟為何認為房

子與幸福感無關? 其背後隱藏著怎樣一種思維方式?
村上克尚認為「我」和妻子在蓋房這一問題上之所以發生矛盾,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我」還抱有前近代的

「家主」思想,而妻子卻持有近代的夫妻對等觀。 因此,在沒有征得「家主」的同意下私自蓋房,便引起「我」
的極大不滿。 從小說開頭對「我」突然發現家裡堆滿木料的反應來看,村上克尚的分析有一定道理。 但問題

在於小說開頭是在寫第二次蓋房,也就是增建時家中突然堆滿木料而「我」卻並不知情,下班回家被絆倒的

情形。 而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其實「我」在第一次蓋房子的時候就是排斥的。 雖然第一次也是妻子強行

蓋房,但第一次蓋房前是否也出現第二次這樣沒有通知作為「家主」的「我」便做開工準備的情況不得而知。
更重要的是,村上克尚非常清晰地指出「我」不適應近代「愛情」觀。 近代「愛情」觀究竟具有何種內涵,村上

克尚並未在其論文中做具體交代,但通過文中「夫妻必須對等且親密地結合」 這句話可以推測出,所謂的近

代「愛情」至少應該具備夫妻對等且親密的特徵。 然而繼續閱讀小說便可以發現,如果說「我」和妻子間的關

係的確存在不對等,那麼造成此種不對等的絕非是「我」,而是時子。 對此,村上春樹分析道:

看上去這世上似乎只有他和她兩人在生活。 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二人的關係與其說是家庭更像

人與人之間的「契約關係」。 而讓這個契約具體成立的則是主人公曾做的「愛的告白」。 作為一個無可

挽回的「許諾」,那告白就在那裡,每當有什麼發生,時子就會對丈夫說「你不是說你愛我嗎?」可是作為

回禮,「我」卻沒有得到時子的愛情告白。 這怎麼想都是有點不公平、單方面的關係。

「我」以「愛的告白」對妻子做出承諾,但妻子卻並未對「我」做出相同性質的承諾。 如果從是否對等這

一點來考慮「我」和妻子的關係話,其實「我」正如村上春樹所言是處於被不公平對待的那一方,而此種不公

平是妻子造成的。 因此,村上克尚所說的「我」是一個不適應近代「愛情」觀的人需要重新探討。
『所謂「主人」第一是指房子和地的所有者;第二是使他人服從,指揮別人的人;由此派生出第三個意思,

作為妻子的丈夫。』 村上克尚在這裡或許是從第一個意思出發並考察小說開頭部分後得出其結論。 然而仔

細閱讀小說可以發現,即便「我」對「主人」的身份十分看重,也無法得出「我」是一個不適應近代「愛情」觀的

人這一結論。
事實上「我」不僅在結婚時對妻子做出愛的承諾,而且在之後的十幾年裡一直在遵守這一承諾。 雖然承

諾的具體內容沒有交代,但從『我稍一高聲時子就懷疑我對她的感情,並且搬出「愛的告白」,怪我背叛她』 

這句話看,「我」的承諾絕非是在「主人」所擁有的第一和第二個意義上所做出的,這應該是一個非常有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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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承諾。 所以每當「我」強勢或者說時子覺得自己處於不利地位時都會拿出「我」的承諾做擋箭牌。 與

此同時,「我也知道一到時子面前她就把我當拉車馬一般拼命使喚,所以我經常真的很惱火時,對時子惱

火。」 「我」原本是出於愛才對妻子所做出的承諾,而這承諾卻被妻子當成工具,讓「我」像拉車馬那樣不停

勞動。 由此可見,「我」的憤怒應該是自己的愛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而絕非由於自己「主人」 的位置受到

威脅。
「我」對妻子作出愛的承諾,但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回應,用村上春樹的話來講,這的確「是有點不公平」。

但問題在於,「我」似乎並不甘願承受此種不公平。 「遺憾的是,回想起來,時子一次也沒有直接對做愛的告

白」 。 「我」對時子不對「我」做「愛的告白」耿耿於懷,並表示「遺憾」,這說明「我」其實非常希望妻子也能

像「我」那樣對愛有所承諾,而這應該正是在愛的基礎上,從平等的夫妻關係出發而產生的想法。 從這一點

來講,至少從表面上看,「我」比妻子更具有近代愛情觀。
「我」對妻子作出愛的承諾,而妻子卻利用承諾讓「我」不停勞作。 既然如此,那「我」為什麼不反抗呢?

從小說表述來看,不反抗在於「我」自認是一個「重信義的男人」。 也就是說,不管怎樣,既然做出了承諾就要

執行。 但實際上,作為丈夫,「我」其實對妻子是有話說的———「就因為這個寶貴而可悲的許諾被她攥在手

裡,長久以來我都有滿肚子的話想對時子說。」然而「如果我翻臉,時子就可能離家出走。 可她就算離家出走

又能去哪兒呢」 ? 「我」對時子有話想說卻不能說,這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妻子時子是一個孤兒,除了這個

家,她無處可去。 那麼從這一角度來講,「我」在承受不公平待遇的情況下仍為妻子設身處地的考慮,這不僅

不是對近代愛情觀不適應的表現,甚至可以說迥異於前近代的夫妻關係,是一種建立在自我犧牲前提下的

對妻子情感的表現。
雖然小說並未寫明「愛的告白」究竟為何,但從「這個寶貴而可悲的許諾」中的「寶貴」一詞可以體會到,

告白在「我」心裡具有很高的地位。 然而與此同時,「可悲」的出現也表明這一「愛的告白」被妻子作為工具

利用後「我」的低落心情。 從這些表達以及「我」希望從妻子那裡得到同樣告白可以明白,「我」或許想對時

子說:夫妻之間最重要的是相互存有愛的情感,這才是幸福感的源泉。 但遺憾的是,妻子認為房子才帶來幸

福,並積極地付之於行動,而作為丈夫的「我」不但根本無法加以改變,反而還要努力掙錢滿足妻子的願望。
事實上,妻子時子在其思維指導下所做出的那些已經對「我」造成傷害。 比如「我」「不管是哪兒疼,只要一看

見時子就可能疼得更厲害」 。 而且「我也不記得自己有多少年沒和時子照面了」 。 同在一個屋簷下卻不

願直面妻子,這表明「我」已經放棄與妻子交流。 那麼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下,「我」自然便會以抗拒蓋房的形

式來對妻子加以反抗。
論述至此可以明白,對於「我」來講,家庭幸福來源於夫妻間愛的情感。 然而妻子時子卻認為房子大小

決定了家庭幸福。 「我」和妻子對幸福感的來源處於完全不同的認知層面上,而這也是不可調和的一對矛

盾。 那麼,作為抗拒妻子思維的手段,「我」只能採取抗拒蓋房這一形式。

四、
 

結語

在合併而成的《馬》中,初建和增建構成了小說的主體結構,而對初建進行刻畫的《家》顯得尤為重要,因
為只有準確把握該部分內容才能理解「我」抗拒蓋房的根本原因及實質。 而本文正是通過對此部分進行考

察,得出「我」認為幸福感來源於夫妻間愛的情感,而妻子時子卻認為幸福感來源於房子大小的結論。 因此,
「我」抗拒造房的實質其實是在抗拒妻子的思維方式。

作為生活必需品,房子用來居住體現了其使用價值。 然而在日本戰後經濟至上思維的主導下,人們更

多地從房子的附加價值出發,以是否有自己的房子,以及房子的大小等來評判家庭幸福感。 妻子時子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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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方式可以說完全受到當時戰後日本社會的風潮影響,其所體現的正是這種附加價值淩駕使用價值的特

點。 由於「我」的想法與妻子截然不同,並且「我」通過抗拒蓋房對妻子的思維方式加以反抗,因此,從小說所

刻畫的「我」這一人物來看,《馬》正是對戰後日本社會價值觀的辛辣諷刺與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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